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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 
— — 《蝴蝶君》对东方主义的颠覆 

鲁丁香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昆明 650500) 

摘 要：美籍华人剧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以一位法国外交官伽里玛与一位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的 

故事展开。本文尝试从对东方主义的颠覆角度来探讨在《蝴蝶君》中主人公伽里玛和宋丽玲谁才是真正 

的蝴蝶夫人，以此来证明柔弱的并不一定只属于东方，从而颠覆东方主义中的东西方权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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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o is the Real M adame Butterfly? 

— — — 啊the Subversion of OrientMism in M．Butterfly 

LU Ding—Xia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jng 650500，China) 
Abstract：Chinese-American playwright David Henry Hwang’S M．Butterfly develops with a story between a French diplomat G~dimard 

add a Chinese Peking Opera acLyess Song Liling．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plore that who is the real Madame Buuertb'between 
the characters Gallimard and Song Li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version of Orientalism，which attempts to prove that weak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belong to the Orient，thus subverting／he power relation between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in Ori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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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弓j言 

黄哲伦的《蝴蝶君》是以意大利刹作家普契尼的著名歌 

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的原型而创作，“通过对观众心日中 

的文化与性别假没的挑战” ，“使东方女子的形象挣脱了 

‘边缘’枷锁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510’7o)。在《蝴蝶君》 

中，不是代表东方的“蝴蝶夫人”的化身宋丽玲为伽里玛自 

尽，而是代表四方的伽里玛被对东方女子的幻想所欺骗，并 

无法承受被抛弃的命运而自尽，从而颠覆东方主义的东西方 

权利关系，打破西方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本文从对东方主 

义的颠覆角度，认为伽里玛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 ，宋丽玲只 

不过是一位经过伪装从事间谍活动的“蝴蝶夫人”而已。 

二、东方主义 

1978年美国人爱德华·w·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将“东 

方主义”定义为：“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 

进行捕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 

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 

种方式”。[1lO 也就泌，西方关于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他 

们对东方的真实了解基础上，而是西方人对“他者”的想象性 

建构或者是一种西方强化自我、优越的策略性建构。 

于是，“东方主义者建构的东方是一个被动的，如孩子般 

的实体，可以被爱、被虐，可以被塑造、被遏制、被管理、以及 

被消灭”。口 ，凶此，“四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 

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l10'5~，作为控制东方的 

武器。 

《蝴蝶夫人》是一位东方女子为 方男子殉情的故事，它 

帮助 方世界“策略性建构”西方的自我优越性，实现了西方 

对东方的统治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但黄哲伦的《蝴蝶君》却 

是一部有意识颠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剧作，解构谣 

方人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颠覆原有东西权利关系，成为 

东方主义对立的声音，重新打造东方的形象，从边缘向中心 

发出挑战。 

三、宋丽玲——伪装的蝴蝶夫人 

在东方学中，“蝴蝶夫人已不再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东 

方女性，被升华为东方及东方女性的形象定式”州(1，70}，体现着 

东方女性温柔、顺从、被动、谦卑的特性。在伽里玛看来，宋丽 

玲来自东方的中国，她就该是一个温柔、害羞和顺从的东方 

女子，而且他所看到的也似乎确实是一个让他心动的东方蝴 

蝶。宋丽玲的京剧表演，中国的茶艺，中国风的服饰，谦卑的 

态度等都让伽里玛觉得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但伽里玛 

却始终没有看穿这只不过是宋丽玲的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 

事实是宋丽玲作为一个极为了解东：疗主义，了解的 方 
比伽里玛所了解的东方还要多，并且是个从事特殊职业的 

人，极为容易地固化伽里玛内心深处对东方女性的害羞、诫 

卑、温柔、对性保守等特质的印象，从而使看似被动的一办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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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掌握着主动权。伽里玛想看到什么，宋丽玲就让他看到了 

什么。 

宋丽玲在这一切中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让 

伽里玛印证他所深信fJOJ]l~些东方主义信条，让他深陷其中并 
以为自己早已控制住了对方。然后事实证明这一切只不过是 

宋丽玲为了更好地控制伽里玛为自己提供情报而采取的一 

系列措施。如果说，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用来统治东方的工具， 

那么此时的这一工具早已被东方人所掌握并加以利用来反 

抗西方的统治。在法庭上，宋丽玲与法官的对话也订E明了她 

是一个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极为了解并能充分利用的东方人。 

宋丽玲认为东方主义这个秘密的知识有两条法则，“一个法 

则是：男人总是相信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瑚 一，“第二条法 

则是：一个 方男人一接触东方——他就已经迷惑”。翻 128) 

“西方认为它自己是男性的——巨大的枪炮，庞大的工业，大 

笔的钞票——所以东 足女性的一 软弱的，精致的，贫穷 

的⋯⋯但灶{i』一芝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这都是女 
性的智慧⋯⋯从J』、J心深处，西方相信，东方在骨子里想要被 

支配硼 一- 、j为一个女人不可能独立思考”。嘲 哒一切都指 

导了伽里玛在现实东方的生活，西方是男性化的统治者，而 

东方足女性化的，天生想要被统治。 

因此，与伽里玛相比，这只东方蝴蝶并不柔弱和顺从，尽 

管穿着女性的衣服，但极其男性气概。为了给中国政府搜集 

情报，所以才不得不隐藏了自己的性别身份。相反，伽里玛有 

着男子的外表，内心却严重地女性化，成为东方主义中弱势 

的～方，软弱无助地被宋丽玲所掌控，颠覆了东方主义中东 
西方的权利关系。 

四、伽里玛——真正的蝴蝶夫人 

伽里玛作为一个来自西方在中国收集情报的法国外交 

官 ，不免深受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为 自己构建了一个牢固 

却虚幻的东方。在与东方人交往中，他内心的这种幻想始终 

在支配着他。尤其歌剧《蝴蝶夫人》在西方的流行，更加强化 

了伽里玛对东方的幻想，固化了伽里玛脑海中对东方女性柔 

弱和顺从的刻板印象。 

在乎时的生活中，伽里玛工作成绩一般，在家中懦弱无 

能，找不到尊严。他的妻子怀疑他没有生育的能力，他的朋友 
马克说他是“软骨头”。 t 是，伽里玛一直坚信他会像平 

克顿一样拥有一心只属于自己的蝴蝶夫人，像秋秋桑一样， 

能被自己所驾驭。而不是像西方女子那样，甚至凌驾到自己 

的头上。 

当伽里玛第一次见到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的宋丽玲时， 

就被她典雅却略含羞怯的表演所吸引。“这个⋯⋯这个蝴蝶 
简直没有嗓音——但她却优雅，柔弱⋯⋯我相信这个女孩。 

我相信她的痛苦。我要把她拥抱到我的怀里——她是多么的 
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纵容她，娇惯她， 
直到她露出笑容”。嘲 2国从这一刻开始，伽里玛认定她的蝴蝶 

夫人出现了，并盲同地认为她就是柔弱的。也正因为伽里玛 

内心深信的东方女子形象，使自己从此落入了宋丽玲的掌控 

中。 

当伽里玛提出想要看见宋丽玲的裸体的时候，宋丽玲 

说，“我想你会尊重我的羞耻心”。【2】 当然，对伽里玛而言， 

他相信羞涩是东方女子的特性。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此刻已经 

有所意识到如果他真的把宋丽玲的衣服脱掉，他可能会发现 

些什么，所以他不愿意也不敢轻易地脱掉宋丽玲的衣服，不 

愿失去 自以为已经获得的 “支配一个漂亮女人的权力”l 期 

和生活中重获的尊严，即使“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始终知道，我 

的快乐就足暂时的，我的爱情是一场欺骗。但我的心牵制着 

这个认识”。 ，7)可见，伽里玛早已被内心的幻想蒙蔽了双 

眼，即使有所发现，他也不敢承认。 

当法国大使馆的图伦向伽里玛询问有关中国的情报 
时，伽里玛凭借他对东方的虚假认识，即“在西方和东方之 
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吲 均，“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 

大的力量屈服”∞(P铷，所以他认为越南是不会向美国发起抵 

抗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终美国在战争中失利。而且伽里 

玛预测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没有在东方发生。相反，宋丽玲却 

从伽里玛那里获知了有关美国的精确情报。最后，在伽里玛 

泄露国家机密犯了叛国罪而站在法庭上，看到宋丽玲以一 

个男人形象和间谍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却不愿相信他所看 
到的一切，“这完全不像我的蝴蝶”。12-](I'” 当宋丽玲当符伽里 

玛的面脱光的时候，伽里玛命令她停下来，并说：“你只存在 

于我的想象中!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想象中!我命令你!停住!” 
一

，宋丽玲不再听从伽里玛，这时觉得蒙羞的不是宋丽玲， 

而是伽里玛。他不想面对这一切的事实，更不想而对一商存 

在于腑海中的那份对于他来说是完美幻想的破灭。 
一 直被伽里玛j茱爱着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其实是一个 

男性，一个间谍，那么伽里玛心中的那个害羞又谦卑的蝴蝶 

夫人去哪里了呢?其实，她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他爱上的不 

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爱上了那个完美东方女性的幻想和 

谎言。“我所爱的就是谎言”1210’14o)，“有一个属于我的东方的幻 

影。穿着旗袍和和服的苗条的女人因为哀伤那些没有价值的 

外国鬼子而死去”。121fl'i43) 
那个柔弱的女子不是宋丽玲，而是伽里玛。他并没有控 

制住这名“女子”，反而是被他坚信不疑的“蝴蝶夫人”所控 
制。在监狱里，伽里玛最终与他对“蝴蝶夫人”的幻想融为一 

体，穿上和服，拌一t-_日本女人的相，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成为了真正的蝴蝶夫人，颠覆了《蝴蝶夫人》中的东 方 
的权利关系。总而言之，宋丽玲只不过是伽里玛自己内心幻 

想中构建出来的“蝴蝶夫人”，她一点也不柔弱，更不是女人。 

而伽里玛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蝴蝶夫人，他活在了自己所 

建构的东方幻想中，他并没有重获尊严，并没有得到支配的 

权利，反而彻底沦为被支配者，最终不得不面对真相，|雨刘属 

于他的悲剧，懦弱无助地死去，“我的名字叫瑞内·伽里 

玛——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2l【IJ 帅 

五、结语 

通过分析“】‘以看出，伽里玛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宋丽 

玲只不过是一位经过伪装从事间谍活动的“蝴蝶夫人”而已。 

因此，《蝴蝶君》颠覆了东方主义的信条，证明柔弱的并不一 
定就只属于东方，东方仍具有男子气概。 

但总而言之，作者黄哲伦是希望通过《蝴蝶君》这部剧让 
我们能看穿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性的误识，能够从 
东四方双方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丽对对方，避 

免去扮演东方主义中那种孤立的二元对立的角色，不是统治 

即是被统治，失去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机会。而应当学会在一 
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时代相互包容，互相学习和借鉴，为 

共同的利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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